
在今天，具备这种能力的年

轻人何其之少，在世界各国都如

此，中国大概也不能例外。非常

好，真的，非常之好！

来吧，年轻人，我和耶路撒冷

一起欢迎你！

雅各布

我看见的脸

有一天上午，我打开书桌最

下面的一个抽屉，发现了那些脸。

脸在照片上、书页中、图像上，一

张上有一张脸。都是面部特写，五

官、皮肉、毛发甚至一个小疙瘩和

一颗痣都精致细微，完整地泄露

了主人的秘密。一共三百五十二

张。我把这些不同颜色、新旧不一

的脸摊开在地板上，争取不让任

何两个人相互遮蔽。他们占据了

房间里所有的空地，然后延伸到

与别人合租的房间的走道上。摆

完后，一回头，我发现一大半眼睛

都直盯着我。那感觉不知道你是

否能想象，惊悚、壮观，像一个太

空归来的宇航员突然置身烟火世

界，像一个久旷的旅人猛地看见

了众生的人间。只是他们都沉默

着，黑压压地沉默，不是他们不会

叫喊，而是集体将声音压在了平面

的嗓子后面。

好，老实交代，我有收藏脸的

喜好。在打开抽屉之前，在把他们

像世界地图一样铺展开之前，我都

没有明确意识到，竟然收藏了这么

多脸。我随即打开电脑，在一个叫

“我们”的文件夹里，找到了另外

五百七十六张脸，我竟然给它们编

了号。最后一张是“No.576”。毫无
疑问，这个名单还会继续变长。这

些电子图片一部分是从网络上下

载的，更多的是我用数码相机拍下

来之后存储在“我们”文件夹里

的。那时候是上午十一点二十六

分，接下来的七个半小时，除了一

次拿面包当午饭、倒三杯茶、去两

趟厕所，晚饭之前我就没出过屋，

我把所有的脸都认真看了一遍。

不必评价我的摄影技术有多

好或多赖，也不必臧否我的选取图

片的眼光有多高和多浅，因为我无

一例外地认为那些脸都丰富鲜明、

深义饱满。限于专栏的主题，我只

向你描述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脸，

如果你碰巧在这个年龄，请告诉

我，他们是老还是年轻，他们是不

是他们：

1援 被拍的时候他碰巧油光满
面。根据经验，这油光是隔夜的，

否则很难分布得如此均匀，而偏偏

在嘴巴周围油光稀少，肯定被擦

过。他也许刷过牙，或者吃过早

餐，早起之后他对这张脸唯一的处

理就是擦了一下嘴巴。我看见他

的时候是早上七点半，第一拨上班

的人挤在地铁里。还可以推断出

他是个胖子，起码脸上的肉结实，

事实也是如此，在呼吸的间隙他会

咂摸一两下嘴，或者下意识地扯扯

嘴角，脸上的横肉就出来了。照片

的清晰度比较好，他的脸往斜上方

扬起，他的半个黑眼圈、渗出油来

的粗大毛孔还有半开的嘴清晰地

进入了镜头。因为抽烟，每两个牙

齿之间都有一道黑垢。这个男人

的喉结在被定格的一瞬间正在上

升，我听见他发出受了惊吓一般

的呼噜声，然后我闻到一股既不

雅又不洁的陈腐的气息扑面而

来。他在站着做梦，抓着地铁扶

手，身体随着地铁轻微摇晃。

2援 这张年轻女人的照片很怪
异，一直到锁骨你都看不见衣服，

当然，照片里的女人到锁骨处为

止。她的皮肤很好，白皙细嫩，如

果你往她身体的其他部位联想，

乃至想到整个裸体，你的联想都

不算离谱，因为被拍下这张照片

时，她的确是全裸，鞋袜都没穿。

她正在大街上裸奔。关于裸奔你

一定会为她设计很多条理由，但

现在不必猜，她刚从超市里出来，

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没有像店员

诬陷的那样偷了东西，两分钟前

她愤怒地脱光衣服，你们看，哪个

地方藏了东西？她像身体一样清

白。你可以想见那是一具漂亮的

身体。她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重

新穿好衣服，而是愤怒地出了超

市的大门，在她迈开大步冲上马

路的时候，脸上的愤怒和屈辱不

见了。她跑起来，像飞入高空的鸟

一样自由地伸展和跃动四肢，脱

掉衣服如同抖掉尘埃、卸掉盔甲，

如同出离红尘升入仙境，无羁无

绊，仿佛终于解脱，她的脸上是发

泄和自由的欢欣。我无法向你描

述一张自由的脸是什么样子，请

想象一下最平静的睡眠，此刻她

做到了。后来我看到报道，这个年

轻女人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的

生活不比我们每一个人更好，也

不比我们每一个人更坏。

3援嫖客半遮着脸，用一只眼偷
偷打量摄像机。这是一张影像资

料的截图。三七开的分头在左边

的鬓角支棱起来，象征了他的惊

惶。为什么通常的嫖客脸上都要挂

满了肉？为什么这样的男人通常都

会有一个下垂的眼袋？的确只有一

个，另外一个被手捂住了。他的黑

眼仁歪向一边，他在寻找和躲闪，

嘴角像猎物掉进陷阱那样不自然

地抽搐。他把一件女人的红绿相间

的衣服搭在光溜溜的肥厚肩膀上。

有几根黑硬的鼻毛从没捂住的鼻

孔里伸出来。

4援这是个妓女的侧面照。据我
推测，遮住半个脸惊慌失措的那个

男人不是她的客人，因为她的背景

墙壁是淡黄色的墙纸，而那个男人

身后是白墙。她的衣着不多，像淑

女一样端坐，这从她挺直且稍稍后

倾的脖颈可以看出；她平视，像淑

女一样夹着香烟的右手放在嘴边，

烟雾升腾，如王维的大漠孤烟一样

笔直。她的脸上也有长河落日一样

平静的表情，为了生活她什么都不

在乎，甚至不去点掉鼻翼上的一颗

黑痣，不去用厚粉底遮住腮上一颗

泛红的小疙瘩。她没有嫖客那样的

身家和地位，只有临危时的努力镇

定，装也得装出来，她还年轻，在

任何时候都不能失掉丧家之犬的

尊严。

5援 他的脸从无数张含混的面
孔中清晰地浮现出来。这是冬天下

午的北京十字路口，骑自行车的和

行人一起等绿灯亮起来。我在路对

面和他们一样等那旷日持久的红

灯熄灭，我把相机举起来，看都没

看就摁了快门，他便鬼使神差地从

人群里像浮雕一样凸出来。他咬着

右边的下嘴唇，坐在自行车上单脚

撑地，风吹乱他的头发，看不出原

来的发型。如果不是因为咬嘴唇导

致肌肉收缩，就是风吹歪了他的

脸：五官在右半边脸上急剧地皱到

一起。头发是干的，脸也是干的，

水分被风吹走，吹来的是尘土，所

以他的头发泛白脸泛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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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上一拨一拨地来人，都是赶晚饭前到，吃了
饭，好去看“点亮工程”。干部们一到晚上，基本出

去陪人了。今晚也只留下安北斗和镇北漠值班。所
谓值班，其实就是看着温如风。

几间客房，占据着政府院子的一个角落。过去
老空着，自“点亮工程”后，还临时开发出几间来都
不够用。温如风住在最里边一间，连窗户都没有，只
有一扇门对着院子。安北斗和镇北漠虽然住在另一
个对吊角，但在自己窗户里，能瞧见这儿的一切。

事情最早是镇北漠发现的，温如风房里的灯
怎么关了？由于窗外持续传来“点亮工程”的音乐
声，几个月放的都是“亲不够”“爱个够”的那些歌
曲，因此，院子里什么响动也听不见。有时炊事员
喊开饭都抄着喇叭。镇北漠警惕地朝客房走了几
步，就听见了与户外大喇叭颇为不同的声频，当
然，其本质都是歇斯底里的喊叫声。他又上前几
步，就辨清了缘由，那是一个女人既想压抑又抑

制不住的放浪锐叫。他虽没结婚，却恋爱过。他立
即就把传说中会叫床的花如屏与现实中的声音
紧密联系起来。一阵兴奋，让他疾步前趋，那声音
越发地尖厉扎心，像是被锋利的刀具剜挑着心头
肉一样深入骨髓，又像是被倾覆而下的甘霖酒泉
浸泡着那样透彻心脾，他心跳得不能不捂住胸
口，生怕里面会有东西蹦出来。他想听，又觉得这
声音太是不妥，就转身去叫安北斗。谁知动作有

点猛，竟然把脑袋撞在了柱子上。一阵发蒙后，才
一头扎进安北斗的房里大喊起来：
“出事了！”
“出啥事了？”
“快，快去听！温如风……”
安北斗吓得一个箭步就冲了出去，温如风可绝

对不敢再出事。当跑得越来越近，几乎刹不住车时，

他听到了房里的喊叫与对话声：
“有人呢。”

“喊你的！”
“娘啊爷呀……”
花如屏在里面像是打了麻药没管用，谁给她硬

做剖宫产一样，有节奏地喊叫得只剩下破口大骂
了。

安北斗急忙朝后退，谁知一脚踩在镇北漠靸着
拖鞋的光脚丫子上，痛得镇北漠立即把一只脚抽到
半空中乱甩。

“还不敲门？”
安北斗轻声说：“不要敲。吓坏了还是咱的麻

烦。”
“还能让他在机关干这事？”
安北斗一想，也是。可又一想，还是没有惊动。
“安哥，你也太放纵他们了吧！”
“那你敲去。敲出病来你负责！”说完安北斗就

回房去了。
镇北漠也到底没敢敲，只是坚持听到最后落停

为止。
“你疯了！”花如屏喘着气说。
“攒……攒美了！”温如风气都喘不上来了。
就在这时，镇北漠突然发现炊事员也在另一旁

听墙根。他觉得事态有点严重。
去外面看“点亮工程”和陪同的都回来了。镇

北漠就去给南书记和镇长作了汇报。与此同时，
炊事员也在灶房把这事说给了一河滩人听。男人
们听了有感到兴奋也有气愤的。女人们，尤其是
镇长老婆，反应极其强烈，说还能在镇政府出这
样的怪事，有王法没有？让必须立即把这个女人
赶出去。

大家都看南书记。
南归雁就找到安北斗，问咋回事。问得急了，

安北斗觉得也有些理屈词穷，结巴道：“就……就那
么回事。”南问为什么不制止，“吓出毛病谁负责？
本来就……打出过毛病。”一句话还把南归雁给将
住了，但想了想，他还是很生气：“也太不像话了！
你不是叫来做思想工作吗？就做的这工作？”安北斗
磨叽了一阵，有点私下开玩笑用以化解地说：“人
嘛，这……也是思想工作的一部分嘛！”南归雁把桌

子啪地一拍：“安北斗，少给我胡来！”“我咋胡来
了？”“这还不是胡来？立即叫人走！”说完，狠劲将
门摔上了。

其实安北斗也很生气，老温的胆子也忒大了
点，竟然在机关客房就干上了。这 人！他嗵嗵嗵地
敲门去了。

花如屏打开门，还捋了捋乱糟糟的头发，有点
害羞的意思。

安北斗单刀直入地说：“闹够了没？都该回家
了吧？”他也有点拿住了人的短处，想乘势轰赶的意
思。
“啥意思？”温如风问。
“你说啥意思？”
“凭啥？”
“就凭你亵渎镇机关，都应该收拾你！”

（未完待续）

茵刘醒龙 （连载 17）

昨天下过一场春雨。放在以

往，雨后的一个星期里，前三天，
第一天到处是烂泥，第二天多半
地方下不了脚，第三天街道中间
和两边干净了，人行道上还有些
许专门与女人的高跟鞋过不去的
泥水坑。后三天情况相反，烂泥晒
干后变成弥天灰尘，直到第七天
才会好转，这时候往往又有春雨

落下来。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春
雨停了也就停了，除了几处渍水
洼地，大部分街道在春雨洗刷之
下变得干干净净。可惜的是，才干
净了两年，中北路这一段又要修
地铁，那种开膛剖肚的模样，比当
年受到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还要

凄惨。
环境好与不好，与个人心情

成正比。拿到博士学位的万乙，刚
来楚学院报到，就发现很多人心
情不好。根源在于这么多年，大家
并没有享受到楚学研究屡出成果
之后本应分享的好处。那些来之
不易的荣誉几乎都被曾本之和郑

雄拿去了，偶尔从指缝里漏出丁
点，被马跃之捡了去，就再也没有
什么给其他人了。在楚学院，不算
已经去世的周老先生等人，只算
活着的人，曾本之是排列第一的
青铜重器专业的研究者，郑雄是
第二代，万乙毫无疑义地成了第
三代。从来楚学院报到的第一天

起，万乙就被其他人另眼相看了。

一开始，万乙还会在一些可以说
话的场合偶然流露，说楚学就是
青铜重器学，楚学院的研究成果，
也就是关于青铜重器的研究成
果，舍此就会本末倒置。一旦发现
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奥妙，万乙
便不再在这方面多说一个字。

没事时，万乙想了很多。

当他再次提醒自己，千万不
要卷入楚学院既往的事务性纠葛

时，突然发现双向六车道的大街对

面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万乙
知道自己的眼睛睁得很大，但无法
知道到底睁大到何等程度。他越
是不敢相信，那个身影越是清楚。
他越是不希望对方走向那台受到
自己跟踪的黑色轿车，对方偏偏掏
出车钥匙，打开车门，将那台刚才
被警察贴过罚单的黑色轿车轻快

地开走了。
万乙不习惯叫郑厅长或者郑

书记。
到楚学院上班后，他只见过

郑雄三次。
三次都是在楚学院对面的省

博物馆碰上的。
第一次在受着特别保护的曾

侯乙尊盘前碰上时，郑雄正在亲自
向一位贵宾作解说。再次在受着
特别保护的曾侯乙尊盘前碰上时，
郑雄又在亲自向一位贵宾作解说。
第三次碰上的地方，仍旧是在给曾
侯乙尊盘提供防火防弹、恒温恒湿
保护功能的展柜前，郑雄仍旧是在

给某位贵宾作解说。前两次，万乙
提前发现有贵宾来，主动从正在展
出的曾侯乙尊盘前走开。后一次，
因为观察得太专注，郑雄都走到身
后了，他才察觉，尽管一点也没挡
住贵宾的视线，在闪到一旁时，还
十分抱歉地轻轻叫了一声：“郑厅
长！”万乙很想再说一次，自己是

南京大学的博士生，来楚学院工作
有一阵了。郑雄丝毫没有搭理他

的意思，目光扫过时，流露出来的

全是不满和不高兴。
“郑厅长！”
看着街道对面正徐徐驶离的

黑色轿车，万乙在心里再次叫了
一声。

像是听到这悄然呼唤，刚刚
驶入主道的黑色轿车停了下来。

万乙以为郑雄发现什么了，

连忙躲到一棵风景树后面。隔着
双向六车道的大街，透过半敞开
的车窗，他看见郑雄在车内寻找
什么。也不知道郑雄找着什么没
有，在转眼之间就排成长队的车
流的压力下，停在主道上的黑色
轿车又开始向前行驶。

与来的时候一路右转弯一

样，万乙上了一辆出租车后，逢路
口便向右行驶，打算从中北路拐
到黄鹂路再回到东湖路，没想到
先前因一起车祸引起的交通堵塞
刚刚恢复，又有一辆公交车与一
辆挂北京车牌外形像装甲车的越
野车蹭到一起。黄鹂路上的人都

在骂那辆挂北京车牌外形像装甲
车的越野车，不该跑到这种鸡肠
小巷里逞强，有种的就去水果湖、
去洪山礼堂前面玩漂移。弃车步
行的万乙顾不上听这些闲话，他
用最快的速度走回楚学院。

万乙进到楚学院的院子时，
正碰上郑雄的黑色轿车高速往外

冲。所幸他走的是小门，如果走大
门，说不定又会被惊出一身冷汗。

万乙留心看了看车内，前排的遮阳

板收起来了，不仅可以分清是司机
小胡在开车，还看得见坐在后排座
上的郑雄。

陆

从午后一点到两点，是休息

时间。抛开这一小时，只计算从下
午两点钟开始的上班时间段，郑雄
也失踪了整整一百二十分钟。郑
雄回到楚学院，整层六楼似乎再也
没有其他人。他将挂在门上的“楚
越之急”门牌轻轻敲了两下，紧闭
的门马上打开了。

司机小胡一脸焦急地迎上来

说：“省长的秘书来电话，请你四
点钟去东湖宾馆甲所，省长要接
见你！”

郑雄看了看手表，轻轻哼了
一声，然后用手指按了一下电话机
上的查询键。所显示的四个来电
号码，全是“八七二”开头的。最早

一次是下午两点十分，最晚一次是
三点五十五分，也就是郑雄进门前
五分钟。

郑雄说：“你怎么回答的？”
司机说：“与以前吩咐过的一

样，说你正在做课题研究，不方便
接听电话，但一定会将省长的指
示传达到。”

这种回答对于司机小胡来
说，已是智力的极限。郑雄不好勉
强，也无法要求他回答得更好。他
拿起电话，熟练地拨了一组号码。
不等郑雄发话，司机小胡就连忙往
外走，边走边说自己去备车，还顺
手将办公室的门关得严严实实的。

小胡刚在门口消失，电话里就

传出一个女子柔柔的声音：“你好！
这里是失物招领处，哪位男士丢失
手机一部，请失主前来认领！”

（未完待续）


